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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培

　　提　要：方志为一地史事之渊薮，其中所载宋代学记为研究宋代官学、书院等教育组织的重要文献，不过

因其分散保存在不同方志中，使用起来十分不便。曾枣庄、刘琳主编的 《全宋文》收录了宋代绝大部分的记文，

对宋代研究颇有助益，然此浩大工程难免挂一漏万。如 《长洲县学记》为迄今所见宋人俞脄唯一存世文章，徐

鹿卿 《罗必元故宅记》等记文对宋代书院、祠堂、家族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全宋文》皆失收，今据相

关方志对此９篇文章进行补遗，以期为宋代相关文献研究提供新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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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为一地史料文献之集成者，其中所载宋代学记为研究宋代官学、书院等教育组织的

重要文献。《全宋文》对其收集功莫大焉，已收录大部分，然文献汇集，难免挂一漏万。经

考证，《长洲县学记》为迄今所见宋人俞脄唯一存世的文章，徐鹿卿 《罗必元故宅记》、赵师

 《文溪书院记》、徐应云 《梧桐书院记》、赵蕃 《大愚叟吕寺丞祠堂记》、刘元高 《重修净

慈院刘凝之祠宇记》、余安行 《石月书院诗序》、徐清叟 《姚氏义塾记》、袁甫 《初建书院告

陆象山先生文》等序、记文对宋代书院、祠堂、家族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全宋文》

皆失收。今据同治 《南昌府志》等方志对此９篇文章进行补遗，以期为宋代相关文献研究提
供新的史料。

一　俞脄 《长洲县学记》

俞脄字伯华，信州人，生卒年不详。《宋史》无传，据隆庆 《临江府志》可知，俞脄于景定

间知临江军，其间遭遇兵燹，公私物产一片狼藉，经过其极力营治，官廨、民舍终复于旧，终任

湖南提点刑狱。① 《全宋文》未载其传、其文，现移引其咸淳二年 （１２６６）四月所作 《长洲县学

记》全文如下：

古者比闾族党莫不有学，今环百里之地而为县，讵可缺与？按吴郡自唐置长洲县，距今

三百余年，而学不建，岂簿书期会未遑议俎豆之事与？景定壬戌，诏县
!

主学，用丕儒教，

宋君楚材实在此选，至之日，叹曰：官以主学名，居无庐，士无廪，师倚席不讲，惕然以

惧。乡寓刘公震孙列其状于郡，即近县废寺为肄习之所，士不问远近，裹粮而来，旬有讲，

月有试，考德问业于此。宋君又惧无以继，乃裒俸余与束之入请于郡，因寺建学，以惠悠

久。太守陈公均亲来相度，指寺前一塔矗如文笔，曰： “殆天相与？”于是徙佛像于他所。

宋君与诸生经之营之，由礼殿至学门，焕然一新，斋、舍、庖、蔃具备。起于乙丑春，成于

丙寅夏。民有争田不决，前守拨充养士，且上于朝，会召入。季公镛来守是邦，悉令归之，

而士有所养，宋君之志亦少舒究矣，属予记之，辞不敏，请益力。夫教亦多术矣，孟子吃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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诲人处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盖人之所以灵于万物者，以其有是心焉耳。

是心虽依血气而生，而一点光明具众理、应万事，未有触之而不动，感之而不应。“孩提之

童，莫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莫不知敬其兄。”是之谓本心，物交物引之而去，此心放

矣。从耳之欲，而好淫哇；从目之欲，而悦纷华；从口之欲，而饫肥甘。鼻之于臭，四肢之

于安佚，亦莫不然。若放而不求，流而忘反，放僻邪侈，无所不至，而一点光明未尝泯灭，

反而求之心，在我矣。是故出入无时，莫知其乡，一息而游，尧舜之天；一息而沦，盗跖之

渊。圣狂之分，求不求耳。然此心之放，亦岂俟于形者哉？有所忿鉣，有所恐惧，有所好乐

忧患而不得其正，皆谓之放。人能于日用之间，每事省察，“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

复行”，颜何人哉，希之即是。呜呼！孟子之所谓求放心者，岂如释氏死灰槁木，付此心于

无所用哉？自吾恻隐而推，谓之仁；自吾羞恶而推，谓之义；自吾辞让是非而推，礼与智无

不尽矣。举斯加彼，可以参天地赞化育，此君子所以大过人者，善推其所为而已矣。矧今撤

缁庐而敞儒宫，立师道而新士习，同堂合席，相与讲明，当何如哉？始而省察以存此心之全

体，终而充广以达此心之大用，庶乎可以为士矣。是又宋君之所深望，故并书之。咸淳二年

四月朔，朝请郎、权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节制澉浦金山、常州、江阴水军、同提领镇江

府转般仓、借绯广信俞脄记。

按：此文据清文渊阁 《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 《四库全书》本 《吴都文粹续集》卷５
《学校》补。俞脄存世作品甚罕，诗歌仅见５篇，此 《长洲县学记》为迄今所见俞脄唯一存留

世的文章，弥足珍贵。以目前史料所见，宋代州学大约有２７１所，县学数量在５７１所以上，长
洲县学为宋代官学之一，位于设学数量最高的两浙路。① 目前对官学的研究多着眼于数学统计

和概述性研究，对官学的研究有赖于更丰富、具体的史料，《长洲县学记》载，“吴郡自唐置

长洲县，距今三百余年，而学不建”，景定三年 （１２６２）方建县学，这与上述两浙路教育发达
状况有一定的差距。另外，此学记还完整展现长洲县学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其价值有待进一

步发掘。

二　徐鹿卿 《罗必元故宅记》

《全宋文》收录徐鹿卿文共计１１８篇，其中记文共６篇，《罗必元故宅记》失收，全文如下：

魏亭东六十里曰杨桥，罗君亨父居之。良田数十亩，泉流灌注不竭，两山翼左右，窈然

而深。君暇日经丘寻壑，顾而乐之。即两山之口，堰水为长川，夹川杂植花木，北为花岛，

又北为书堂，前揖岚山，五峰隐隐
"

水上如笔架，环堂种竹万个，夹以二亭，曰驻春，曰专

壑。稍折，结竹为龟亭，在蔽亏间，其西临池，亭曰知鱼。巨鳞数百，与人意狎，闻击栏

②，则骈首戢戢出就饵③，若有期约者。半岭素梅环立，亭曰驾香。攀援而上，至岭巅高

绝处，亭曰更好，秋凉澄霁，登亭北望，康庐诸峰隐见于微茫杳霭间，烟昏墨淡，莫可

摹状。

罗氏族蕃以?，独君素贫。方其披榛
#

翳，自
"

意匠，某所可亭，某所可槛，胸中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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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矣。而力弗及于是，举族不谋同词，随所位置各
"

力以治其一，而西南北之亭榭毕具，惟

东山居高面胜，其下疆理或他属。越十年，始一之，遂负山作精舍，而三峰带横，川人行镜

中，隐几可见，旁辟海棠洞与花岛相映带，总而名之曰北谷。君芥视外物，自嘉定辛卯经

始，距今五闰，在官之日少，居闲之日多。时时与亲友幅巾藜杖，手挈酒壶茗鰕，徜徉其

间，折芳弄流，命席就荫，或焚香兀坐，静观本心，消遣世虑，陶然不知日之既夕。其触景

遇事一发于诗，清旷劲健，务入于理。岁在丁亥，予与君偕调官中都，执手论心，恨相得

晚，既别，为鸡黍约，逾年践言，相与上下山光，攀翻草树。君奋髯傲兀，自歌所制四时

词，二儿垂髫膝下，牵衣和之。别后，予赴七闽帅幕，再更春，而君实来领念昔游，恍如昨

梦。君间语予曰：“士君子当出则思处，予非恶乎出也，
"

制于时，处由乎我。北谷者，所

以必其在我也。既不能随波而俯仰，盍亦退处于人之所不争，独恨饥来驱我，欲遂放于宽闲

而未能，方将痛自损节，增一室于东山之下而归老焉，子其为我记之。”予不敢辞。夫素行

足以纠宗族，忘机足以信禽鱼，推而放之，时止时行，又何间乎庙廊之与江湖？噫嘻！佩玉

琼琚，不利走趋，亨父隐矣；天降时雨，山川出云，亨父隐乎。君名必元，字曰亨父，第辛

未进士，今为福州观察推官云。

按：此记文据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南昌府志》卷 ７补，并以清同治十年刻本 《进贤县

志》卷２２为参校本进行校勘。《进贤县志》载此文名曰 《北谷记》，该记文乃徐鹿卿为罗必

元宅第撰写。罗必元，字亨父，号北谷，隆兴进贤人，登宋景定四年 （１２６３）进士第，仕至
朝散大夫、知汀州府，特除直宝章阁。尝从真文忠公游，邃于性理之学，其论格物克己中庸

及诸经讲义，简实精详。因性格刚直，为贾似道所疾，故累见罢黜。罗必元所居之地名北谷，

因而学者称其为北谷先生、《北谷记》记述了罗必元故宅的坐落及优美环境，并载录其建造

始末。正史传记一般不涉及传主的日常生活，欲了解宋人居庙堂之外的生活，常会苦于无史

料可征，而此记文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材料，为我们窥视宋代士大夫闲居状态，提供了一个

独特视角。

三　赵师 《文溪书院记》

赵师，字国佐，生年不详。据周必大 《文忠集》庆元四年 （１１９８）五月记载，赵师才
高一世，命途多舛，任职镇江时因谗言而废罢，官泰和知县因丁忧而归，得郡待对，没于逆旅，

家会稽又遭焚。死后其子寄行状于周必大求作挽词，赵师卒年当在庆元四年左右。① 《全宋

文》未录其人、其文，近偶见其 《文溪书院记》，全文如下：

天地一气，散殊所遇，随其所受，浅深不同。长沙岳麓、南康白鹿，则其温厚之气施

散磅礴，英华萃聚，与吾夫子杏坛洙泗心传之妙，特一间耳。千万年后，白下有曾先生居

文溪，竹屋萧萧，短篱蔌蔌，未启门则野鹿啸迎，村童折手曰：“有客来矣！”请先生却眼

前之书，尽尊中之欢，今古治乱荣辱得丧，曾不足以动方寸，先生知之乎否也？饱诗书，

说礼义，尽孝友于家，忠义于国，吾邦有人矣。若文忠欧阳公、忠简胡公，凛凛如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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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恨不同时，固所得者，非亲传授。若夫文溪之上，群弟子执经施施然，随问意满，相

后相先，名荐乡书者二十余士于高第。如善化倪二令上戊戌丙科，而舂陵法曹严君亦相继

焉。法曹之兄鄂，出今入古，周知四方利害，尝以边防之书、建储之颂扣帝阍，天恩俾径

赴春官，皆先生诱掖之赐。长似之谨尉君以过庭绪余，妙年登雁塔，其季之信又愿而有

文。先生游曲江幕府，邑子栖栖伥伥，若失所归，一日皆走告予曰：“先生还矣。”方瞳绿

发山立，玉色曰： “世事只尔，吾兹挂神武冠老衡宇下，与朋友为久聚也。”已而果然。

吁，此非用心刚，见道明，守道笃，与人忠能尔耶？师生恨晚，而蒙知最先，天之未丧

斯文，其责非先生，夫谁与归？且夫大江之西，岂特白鹿；重湖之南，非止岳麓。夫亦惟

以道德所重，犹白下之有文溪曾先生，后辈宗仰，心同志同，跃跃然不能自已，益信夫师

门之所同，人不得而异，则即谓文溪为今日之洙泗，讵不然哉？先生讳有凭，字季永，世

居文溪之上。

按：据清光绪四年 （１８７８）刻本同治 《泰和县志》卷８补。文溪书院在泰和县治西二里，
里人曾季永藏修之所。绍兴间，季永授徒其中，赵师记，久废。① 《明一统志》卷５６言 “邑

令赵师记”②，可知此文为赵师知泰和县时所作。宋代文溪书院存世资料极少，仅于 《泰和

县志》中约略知其位置、创建者及创建时间，而此书院记的发现，为了解文溪书院提供了第一

手的史料，且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其当时运营情况的认知。

四　徐应云 《梧桐书院记》

徐应云，字平仲，栗塘人，生卒年不详。《宋史》无传，据同治 《丰城县志》知，其嘉定年

间通过乡荐被授官浏阳尉。③ 至宝二年 （１２５４）左右，其官职仍为迪功郎、潭州浏阳县尉、
巡捉私茶盐矾私铸铜器兼催纲。④ 由此可知其一生担任的主要即县尉此等低级官职。《全宋文》

未收其人、其文，今将其 《梧桐书院记》录文如下：

进城距新吴再舍有峰嵯峨而特秀者，梧桐山也。有溪环抱而映带者，冯水之流也。山水

相会，意必有隐君子居其间。按 《图志》，则知五季时有中庸、诚明二先生，姓罗氏，仁

节、仁俭其名也。先生兄弟筑精舍于山之阳，以义理之学授其徒。李氏有江南国，相郡守，

知其名，辟召，莫能致，独以徐铉为知己者。著书十四卷，号 《宗孟集》。没世肥遁，士论

高之。墓在龙泉之地。宋兴二百载，谢艮斋摄邑，始揭其石于墓以示民。精舍旁有祠有碑，

历兵火，废为墟，书亦遂无传焉。惟其裔蕃衍至今，有伯虎者，尊祖以善其族，因旧基筑书

院，扁以梧峰，辟以奉之，所以私淑于后人者远矣。岁嘉熙庚子，与士友会文于庑，明年请

余记，故叙载其本末，系之词，俾歌以祀先生。词曰：

栖碧梧兮朝阳，若有人兮霞裾。月裳冯水驶兮泱泱，若有人兮溯风而杭。蕙有馥兮兰

芳，奠桂酒兮椒浆。企潜直兮心莫忘，凯云驭兮徜徉。惠我后人兮世其昌，山水无尽兮先生

不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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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据清同治十年 （１８７１）刻本同治 《奉新县志》卷 ２补。① 此记文作于淳元年

（１２４１），记述梧桐书院前身及创建历程。同治 《奉新县志》只言南唐时罗中庸、诚明两先生曾

在此讲学，而此书院创建者及创建时间并不载录。而由此记可知，中庸、诚明为兄弟，名罗仁

节、仁俭，南唐时，梧桐书院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已存于世，至嘉熙年间，其后裔罗伯虎重建，并

以 “梧峰”为名，为宋代历史最为悠久的书院之一。

五　赵蕃 《大愚叟吕寺丞祠堂记》

赵蕃，《全宋文》收其文６篇，无 《大愚叟吕寺丞祠堂记》，现录如下：

嘉定庚辰至日，晨起有踵门者，得知高安县赵君彦潭书，以 《大愚叟吕公祠堂记》为

请。书言即官之初，行谒庙礼，见公之祠草创特甚，心实歉然，势有未暇，迨今垂满，始遂

初愿。其经之营之，以至落成，与夫洒扫供给之备，既已镌矣，惟是公之一出一处，彦潭仰

慕之，诚不可不记。执事尝从公游，又其子乔年兄弟交谊不薄，敢为请。

恭惟本朝，列圣以纳谏为家法。昔唐质肃公论灯笼锦事始谪舂州别驾，继改英州别驾，

未几监柳州税，遂复进用。公以庆元之书始谪韶州，中书改吉州，未几移筠州，与唐公之事

若合符节，但公不及进用而卒，所以人犹切叹恨之。方权嬖之初弄，其所错任，每无遗力，

顾不知抑之乃所以扬之，毁之乃所以誉之。虽山川亦藉以增重，故公号曰 “大愚叟”，晦翁

先生表其墓曰大愚叟。抑公初至筠时，泊于大愚山之真如寺，遂易箦于其所。今之祠曰大愚

山大愚叟吕公之祠，则此山更藉以不朽，向之毁之者岂不为谬哉？

按，此文据清同治十年刻本同治 《高安县志》卷２２补。为赵蕃于嘉定十三年 （１２２０）应赵
彦潭之请，为吕祖俭祠堂所作的记文。吕祖俭，字子约，金华人，生年不详，从兄吕祖谦学。庆

元初，因上封事反对斥逐李祥等而忤韩?胄，贬谪岭外，后改吉州，遇赦而移高安。庆元二年

（１１９６）卒。吕祖俭被贬事，此记与 《宋史·吕祖俭传》所载一致，可相互印证。另外，记文将

吕祖俭与北宋著名谏臣唐介相提并论②，反映吕祖俭逝后，宋人对其人其事的看法，可为庆元嘉

定间的史实、人物研究提供参考。

六　刘元高 《重修净慈院刘凝之祠宇记》

刘元高字仲山，刘应龙长子，生卒年不详。生有异质，一目十行，年长后与姚勉、胡仲云论

天下事，慷慨激烈，时人号为高安三俊。刘元高登淳间进士第，初授郴县主簿，断事如破竹。

咸淳间，以李伯玉荐，除知宁州，未几，更为侯官知县，经洪天锡推荐为御史，卒。著有 《汉

吏意抄书》《续抄贵华录》《三刘家集》《山居稿》。③ 《宋史·刘应龙传》附有刘元高简传，《全

宋文》未录其文，兹录如下：

钧山，西涧先生之故里也，尝去而隐于庐山矣，然钧山之人夸咏流风遗事，曰 “吾乡

先生也”。山之西净慈院得旧游绝句四焉，他所无也。嘉定初，邑令范公始祠于院之东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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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吕懋先等纂：同治 《奉新县志》卷２《书院》，清同治十年刻本。
参见 《宋史》卷３１６《唐介传》，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标点本，第１０３２７页。
参见林庭 纂：嘉靖 《江西通志》卷３１，明嘉靖刻本。



松垣先生幸公记之。景定兵难，祠废，久弗葺。元高曰：“嘻！乐，乐其所生，先生殁犹

存也，是可缓耶？”亟以属妙瑜、正贤，皆悚然曰诺。上咸淳纪元之明岁，瑜、贤克协众

力，起三门之颓毁者，新栋宇之腐折者，遂辟西楹，中饬肖像，秘丞位左，检讨居右，一

门三世，炳乎相辉，咸曰：休哉！不可无述。元高曰：先生少负高志，方居钧山时，架高

堂橙塘之上扁曰读书，固已超越流俗矣。为颍上令，一不合即弃去，其与不肯束带见督邮

者何异？然渊明耻屈身于异代，而先生所值则昭陵极治之时也，可仕而弗仕，可不谓高

哉？迨熙宁以后，名德益盛，坐文潜于酒边，拜鲁直于床下，而面折介甫，肩随温公，固

属之克家子矣。孔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斯

之谓与？二百年间，故老传诵，童蒙习闻，往往知名节为可尚，势利为外诱，耻苟合以干

进者，实先生教之也。元高曩岁舣舟星湾，访隐庐于南康之圃，赋诗曰：“敢把钧山换此

山，长松数亩屋三间。绿阴细雨重门锁，犹恐骑牛去未还。”每诵之，辄怅然不自释。今

祠成可书已，因取家藏先生及钱夫人遗像匣授院僧，世宝之。噫！群峰前横，一溪南注，

草木之森蔚，径路之威夷，人物之往来，禽鸟之飞鸣，计当年赋咏时，犹今日也，可以慨

然而兴矣。

按：据清同治十年刻本同治 《高安县志》卷 ２２补。刘凝之即刘涣，作者刘元高为其裔
孙，故尊其 “西涧先生”。刘涣为筠州人，天圣八年 （１０３０）进士，任颍上令，以太子中允
致仕。“秘丞位左，检讨居右”，秘丞指刘涣之子刘恕，字道原，举进士，入高等，授钜鹿主

簿，曾与司马光同修 《资治通鉴》，后任秘书丞。检讨指刘恕之子刘羲仲，字壮舆，以恕修

书之功，官任郊社斋郎，后以宣教郎为国史检讨。刘元高所编 《三刘家集》，即刘涣、刘恕、

刘羲仲三代之文。

嘉定三年 （１２１０）七月，幸元龙曾为刘涣祠撰 《?慈寺屯田刘公凝之祠堂记》，刘元高此记

乃刘涣祠堂重修后的咸淳年间所写。

七　余安行 《石月书院诗序》

《全宋文》收余安行文１１篇，无 《石月书院诗序》，现录如下：

石月山，弋阳余安行所居之山也。山有石如月，是以名山。之前有庐，吾庐也。山之址

有坟，吾曾祖、若祖坟也。庐与坟相去甚远，吾子应球于其母宜人吴氏坟隅建小堂，备展

谒，因其山名之。是堂也，林木萧森，幽泉清泠，下浸三池，共植菱藕，风雨晦明，烟云合

散，根茎与华实代谢，禽鱼之飞泳相将，往来四时，变态无穷。予每与应球若诸孙咏游其

中，诵古人书，得古人心，信有可乐者。若乃天宇澄清，晴云四空，薘杖幅巾游于诸坟。木

繁枝缛者，躬翦之；本埴不固者，培毓之；恶卉秽道者，芟除之。前峰后峦，左怀右抱，游

目环视，又以益吾乐焉。吾生斯时，既寿而康，高卧山谷，匪佃匪渔，所居旷僻，耳目无金

鼓旌旗之警，庶得为散人也，不亦幸乎？应球以予年甚高，忘诸世味卓潭，拜扫之暇，又喜

来此。请予以石月老人自号，盖其爱亲之心笃，欲增吾寿，又欲吾他年之名与是山等也。因

成律诗四韵，刊诸坚珉，以示来裔。

按：据清同治十年刻本同治 《弋阳县志》卷１２补。石月书院，同治 《弋阳县志》曰：“在

石月山，宋余安行庐墓之所。”即余安行为亲人守孝之时所创建之书院，数十年后的乾道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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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创建寒泉精舍，与余安行的石月书院颇为相类，均为庐墓治学之所。今能查到其诗有 《石

月书院》一首：“天女初融碧玉团，偶遗圆璞在林端。阴阳凝结规模旧，蟾魄依投气象寒。夜借

余辉来小户，日含素彩隐层峦。松杉肆挂高崖末，白发愚翁信宿盘。”① 由此序看，石月书院已

成余安行教育子孙的家塾，对其子孙的教育着重要意文，其子余应求后登崇宁五年 （１１０６）进
士科，为御史，迎养安行至九十六乃终。②

八　徐清叟 《姚氏义塾记》

《全宋文》收录徐清叟文８篇，无 《姚氏义塾记》，现录如下：

自爱翁筑书塾一区于所居之傍，延聘儒硕，以陶淑四方俊义。负怪石，倚乔林，天

光互照，真绝境也。详塾之制，建圣殿于中，素王之像俨然垂衣。后曰自爱，又其后曰

书室，栖贤列其左，迎宾居其右，如舒而翼，如拱而立，名扁秩然，北位署之正者也。

堂之前翼以数楹，乃会膳之所；堂之后各数十楹，乃肄业栖自之地。义井可汲也，灵源

可濯也。环以门墙，罗以花木。兴俯跪起之容，吾伊弦歌之韵，激拂于耳目，第觉春风

溢于宫墙，而物为之丕变，初不悟其为何地也。夫塾所以寓教也，教所以为道也。苟于

是有见，奚啻珍羞？翁独见而独爱之，独爱之而不能□之，又岂忠恕之道？翁之是举，
果能俾斯士成，厥德造，以广是心，若修撰叶公非明验欤？余恒憾弗获早登翁塾，徒抱

弃德之惭，姑述以为吾道渊源贺。叶公相传为宁海名应鼎者，幼在景崇义塾中。若景崇，

所谓富而好义者非与？

按：据清同治九年 （１８７０）刻本同治 《嵊县志》卷６补。姚氏义塾为宋朝姚景崇于开庆元
年 （１２５９）所建。姚景崇字唐英，号自爱翁，晋溪人。此记记姚氏义塾的建制，从中可了解其
建筑构成、布局、规模，以及义塾的环境，可为古代教育研究提供一个侧面。

另外，《全宋文》卷７４４３据 《蒙斋集》卷１７、《象山先生年谱》、《宋元学案补遗》卷７４、
乾隆 《贵溪县志》卷３１收袁甫 《初建书院告陆象山先生文》，然此文最后告词部分，以上文献

均未收，现据清同治十年刻本同治 《贵溪县志》卷９补后文字：

谨为告词曰：先生之学，得诸孟子。我之本心，光明如此。未识本心，如云翳日。既识

本心，原无一物。先生立言，本末无弊。不堕一偏，万物皆备。书院肇建，躬致一奠。可见

可闻，非闻非见。

以上９篇序、记文主要据各地方志予以补遗，期待能对宋代记文的相关研究有所增益。

（作者单位：青岛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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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致中纂：同治 《弋阳县志》卷１３，清同治十年刻本。
参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１８，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５３４页。


